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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编写《查干湖鸟类名录》，我在查干湖拍了

4年鸟；为续写《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志》，我又

在查干湖住了3年。7年间，有两年我的居室兼创

作室距鸿鹄楼百十多米。我每天4点起床创作，

早上时间金贵，极少走出房门。中午要补觉，还是

走不出去。只有晚饭后时间宽裕，特别是春夏之

际，昼长夜短，夕阳高照，鸿鹄楼游人散尽，清静无

扰，极目远望，鸿鹄楼正是首选之地。

鸿鹄楼，名为楼，实则是五层四角飞檐风铃清

脆的仿古塔，坐落于查干湖南岸，王爷府景区路北

的岗上。这个位置算不得制高点，但占据了新庙

泡和查干湖之间的南北中轴线，引松渠西岸，位置

得天独厚。

鸿鹄楼于2000年8月建成，2004年县政府对

楼体进行修缮，由时任县长阿汝汗定名。鸿，大

雁；鹄，天鹅。神话传说中鸿鹄是白色的凤凰。

塔、楼以鸟名之，古已有之，人们熟知的黄鹤楼、

大雁塔足以为证。查干湖有候鸟和留鸟两百余

种，其中国家一类珍禽就有十几种，大雁、天鹅、

秋沙鸭、灰鸥、鹭鸶、丹顶鹤、黑脸琵鹭等珍贵鸟

类在此栖息。鸿鹄之名用出了文化与自然双重

意义。

守楼的老兄是蒙古族，好美酒佳肴，他做的蒙

古族美食——面血肠，极具特色。我虽不好酒，但

与之谈得来，处久了，便成了朋友。有此一层，开

锁进楼竟如入家门。只是名虽鸿鹄，在楼上却拍

不到鸟，但拍些风光片却是理想之处。

鸿鹄楼层层开放，是体验“欲穷千里目，更上

一层楼”的理想之处。沿环廊向北，10里之外的

青山头清晰可见，那里是一万年前查干淖尔人的

墓穴，墓穴中出土的泥土烧制的网坠，是查干湖渔

猎文化的历史见证。

在青山头面向大湖的山湾，查干湖冬捕“鱼把

头”第十九代传人、查干淖尔冬捕习俗代表性传承

人，石宝柱的墓地就在这里，守望查干湖，陪伴查

干湖，看徒子徒孙们渔猎查干湖。

目光掠过水天一色，沿天际线转向西，在湖

的西岸上，是著名的辽代“春捺钵”遗址。只有

在这里才能印证那句：“辽皇捺钵地，渔猎查干

湖。”史学界争论了几百年的“春捺体”地，终于

被找到了。2013年 3月，乾安县“春捺钵”遗址

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遗址群绵延十几里，上千座营帐的基土堆，

随处可见的辽代遗物，历史在这里演绎了帝王

的奢华，展示了渔猎的盛宴，还有那海东青刺破

蓝天追捕天鹅的奇观。历史并未走远，虽是千

年，仿佛昨日，如今每年查干湖都举办盛大的冬

捕节，聚十几万之众，再现辽帝“头鱼宴”的盛

况。2009年单网捕获16.8万公斤，打破了2006

年创下的 10.45 万公斤单网捕捞量的世界纪

录，创造了新的单网冰下捕捞量最高的吉尼斯

世界纪录。

看尽了大湖，转向南，越过新庙泡，在稻浪翻

滚处，是东西相隔几里、绿树环抱着的辽代偏脸子

古城和古城村。百姓们守着这一片土地，守着一

座大湖，世代繁衍，生生不息。收回目光，脚下就

是王爷府景区。原王爷府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

治县，末代蒙古亲王齐默特色木不勒的官邸，属宫

殿式建筑群。此王爷府虽为仿造，但史实不虚，是

一处爱国主义教育的好课堂。府前的引松工程纪

念碑，是为纪念举全县之力引来松花江水，复活了

查干湖，造福一方百姓的壮举而建立的。至此，再

耐心一点，等到夕阳站在天际线上，大湖波澜不

惊，你会看到湖中三个太阳的奇景。到这个时候，

才算不虚此行。下得楼来，想起了老友翟志国兄

那一年登鸿鹄楼赋诗言情：“登眺临空倦眼舒，晴

波映日荡银珠。当年凿引松江水，蓄得关东第一

湖。”

一年之中，只有农历冬月、腊月登楼要有勇

气。我曾几次登临，除首次之外，都是陪朋友。站

在楼上看大湖冬捕，只有第一眼是清楚的，接下来

便是两行冰冷的眼泪。这里的风像针一样，有一

次，我们仅仅站了几分钟，眉毛上便挂满了白霜。

李白诗云：“朝如青丝暮成雪。”我的总结是，可当

作极寒体验之旅，真的是转眼青丝成霜雪,“高处

不胜寒”。

说到这里，我想说的是，不论冬夏，来到查干

湖如果不登一次鸿鹄楼，那便不算来到查干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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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陶渊明的诗，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心生向往。我曾想象那座南山巍峨挺拔、云雾缭

绕，藏着世间所有的闲适与诗意。后来才渐渐懂

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所谓的南山。而我心中

的南山，不在诗词的水墨丹青里，而是故乡老屯前

方那道东西走向、毫不起眼，甚至称不上山的小山

丘，乡亲们都叫它南山。它没有峻岭奇峰，没有茂

林修竹，却载满了我整个童年的欢乐和记忆里的

乡愁。

家乡的南山，静静横卧在村庄前头，像一位

沉默的老者，守着一方人间烟火。山丘与村落之

间，曾有一条三四米宽的小河，河水蜿蜒流淌，河

西边连着一个超一万平方米大且形状不规则的

深水塘。那是大人口中反复叮嘱的危险之地，平

日里我们从不敢轻易下水，只是站在岸边，望着

塘面水波轻漾。可一到寒冬，河水结冰，这片禁

忌之地便成了我们最向往的乐园。厚厚的冰面

结实又平整，宛如一方天然的溜冰场。我们坐着

自制的木冰车，蹬着简易的冰鞋，在冰面上恣意

滑行、追逐打闹，凛冽的寒风刮在脸上，却丝毫挡

不住满心的畅快。整个冬天，这里都回荡着我们

的欢声笑语。

夏秋时节，河水时常变浅，这里便成了我们施

展“工程才华”的天地。我们总爱成群结队来到河

边，用岸边松软的泥土，一捧捧堆砌小小的水坝，

小心翼翼地垒高，把河水拦腰截断，建起个袖珍

“丰满大坝”，看着水位慢慢升高，心里满是小小的

成就感，仿佛做成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待到

水快漫过坝顶，便在坝上凿开几个小口，水流便如

瀑布般倾泻而下，开闸放水的瞬间，蔚为壮观。

小河的东头连着一个面积不大、水极浅的小

池塘，那是我们捞鱼捕虾的好去处。由于当时没

有钱买渔具，我们便自己动手，用旧纱布或破渔网

做成扒网、抬网。浅水里的鱼格外多，每一网下去

都大有收获，川丁子、鲫瓜子、泥鳅在网里活蹦乱

跳，个头稍大的收好，带回家经母亲烹制，成了餐

桌上的美味；小一点的也成了鸭子的美餐，看着它

们争抢吃食，心里料想着明天鸭子一定能多下几

枚蛋。

小河两岸是成片的小树林，枝繁叶茂，是天然

的游乐场。春天一到，小树林便换上新装，嫩芽破

土，柳枝抽条，满目生机。我们提着小土篮，钻进

树林里挖野菜：婆婆丁顶着嫩黄的小花，叶片鲜

嫩；小根蒜藏在泥土里，拔出来带着清甜的香气；

荠菜铺在地上，叶片肥硕。每找到一种，都像是发

现了稀世珍宝。挖累了，便折下鲜嫩的柳枝，小心

翼翼做成一支支柳笛，放在嘴边轻轻一吹，清脆婉

转的笛声便在林间飘荡，那是春天独有的旋律。

坐在林间的草地上，抬头便能看见鸟儿忙碌

的身影。它们衔着枯枝、草茎，在枝头筑巢，叽叽

喳喳地穿梭，忙着哺育幼雏。那份忙碌又温馨的

画面，总能让我们静静凝望许久，想到了父母的辛

劳。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来，落在身上暖暖

的，耳边是鸟鸣、风声，眼前是蜻蜓翩飞，河边青蛙

呱呱鸣叫，带来了童年独有的感受与惬意。

爬上那座小小的南山丘，视野便豁然开朗起

来，小屯尽收眼底。傍晚时分，是山丘上最美的时

刻，家家户户的烟囱徐徐升起炊烟，袅袅娜娜，与

天边的云霞相融。淡淡的饭香随风飘来，混着泥

土与青草的气息，那是最动人的人间烟火。坐在

山丘上，看着炊烟缓缓飘散，看着村落里渐次亮起

灯火，心中满是安稳与温暖。

南山没有山，有的只是童年的纯真与欢喜，有

的只是故乡的烟火与温柔。诗词里的南山悠然高

远，而我心中的南山，是那条小河、那两方池塘、那

片树林，还有那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南山没有山
□付兆辉

师兄退休了，从东北来珠海度假，

我负责招待他。

晚上，我跟师兄坐在珠海大剧院

里，把我们相同的爱好进行到底。华

美之音环绕穹顶，合唱团演唱了一首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师兄扭头问我：“还记得那颗头颅

吗？”

我怎会不记得！20年前，那颗颅骨被从长春净月潭请出来，

送到科研室，我当时刚博士毕业，给师兄做见习助理。“是赵尚志烈

士的头颅！”最终的鉴定结果，让在场的人热泪盈眶。此刻，师兄的

表情变得凝重，我不再吱声。

歌舞剧的背景大屏幕上，演绎着东北的冰天雪地，风卷雪花，

漫天白色飞屑。天寒地冻，敌人围追堵截，几日不曾吃过饱饭的小

战士踉踉跄跄，差点跌入深谷，身边战友拼命拉他一把。小战士爬

上坡顶，满身雪沫，他一笑，嘴里渗出鲜血，他不在意地用袖口擦一

下嘴角，小战士才17岁。

画外音解说道：“好样的！活着好打胜仗！跟上队伍！”那位说

话的将军衣着简朴，他脱下破旧的军大衣给小战士穿上，他挺拔的

身影刀刃般劈开风雪，带头向前。

一场雪地激战结束，抗联将士发现小战士死死扼住敌人的咽

喉，敌人的刺刀捅进小战士的胸膛，双方僵住。将士们安葬了逝去

的英烈，将军复又穿上军大衣，他轻抚衣角的血迹，目光变得锐利、

坚定。

舞蹈演员在背景大屏幕前跳跃、翻滚、匍匐、伫立，用各种肢体

语言表达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惨烈和艰难。

“他也曾17岁！”师兄在黑暗里开口。

“是！”我应声。17岁的赵尚志离家前往黄埔军校学习，一年

后，他踏上了东北抗日的道路。他曾三次入狱，三次身负重伤，经

历过被误解、被撤职，但他丝毫不动摇革命信心，与杨靖宇将军被

合称为南满和北满抗日的“南杨北赵”，在东北开展游击作战。

1937年，赵尚志在“冰趟子”战斗中，以寡敌众，与数倍于己的敌军

交战，毙伤日伪军三百余人。赵尚志逐渐成为敌人的噩梦，敌人发

出万元悬赏通缉令。1942年，年仅34岁的赵尚志在黑龙江省今鹤

岗梧桐河壮烈牺牲。

敌人割下了他的头颅，将他的躯体扔进了松花江。

2004年，中国军旅作家在寻找将军的头颅，他得知前一天上

午，长春般若寺修缮时发现了无名颅骨，送往长春市郊净月潭风景

区掩埋。

净月潭的“青松林”认领过将军，我协助师兄确认了颅骨就是

将军。2008年，赵尚志将军一百周年诞辰，长眠长春六十多年的

颅骨回归故里，安葬于辽宁省朝阳市“赵尚志烈士陵园”。

2018年，净月潭的“尚志林”奠基。

我去过般若寺，蓝天白云，经幡舞动，檐角的铜铃记录风的脚

步，叮当脆响。蓦然间，好似看见一颗头颅含笑凝视着我。师兄去

过净月潭，他说，“尚志林”石碑前有鲜花，有人经常来吊唁。

舞台背景换成春天，舞蹈人物换成新中国的青少年，舞者辗转

青山绿水间，重走抗联路，向烈士墓碑敬献花环。一群白鸽飞过城

市、飞过群山，清晨的露珠滴落水面，小溪蜿蜒，奔向江河湖海。

“一定不能忘，有人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抛头颅洒热血。”师兄喃

喃低语。

歌舞剧散场，我们默默走出表演大厅。

湿润的空气如水，包裹着夜幕里的霓虹，彩色的梦幻在广场音

乐里流动，珠海大剧院广场的建筑呈“日月贝”造型，坐落海边，展

现生机和美。我跟师兄坐在台阶上，享受夜晚的清凉。一位小朋

友从光影里跑过来，他的风铃撞击声清脆，介入般若寺的空灵。

脆铃声里，我的灵魂穿过深幽的云朵，俯瞰繁华。一颗头颅

穿越半个多世纪而来，他拨开岁月，凝视我。他比我年轻，才3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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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是花与书共读的季节。
清晨经过老槐树下，细碎的白花落了一肩，香气淡淡的，像宋

人册页里逸出的一行小楷。忽然想起韦庄的词：“红楼别夜堪惆
怅，香灯半卷流苏帐。”那香，想来便是槐花的气息，清寂里透着一
点人间烟火。

槐花是可以吃的。祖母在世时，每到五月，总要用竹竿打下一
簸箕，清水淘净，拌上面粉上笼蒸。蒸熟后浇一勺蒜泥香油，那滋
味，是童年里最朴素的甜。后来读《山家清供》，见林洪记“槐叶
淘”，才知古人早有此雅趣。原来一朵小花，竟连着千年的味蕾与
文心。

五月也是芍药的季节。《诗经》里写“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
以勺药”，那时情人相别，折一枝芍药相送，将说不出口的话都托付
给花。这风雅到了唐宋，便成了“有情芍药含春泪”的缠绵。花有
灵性，最懂人心头那一点说不清的柔软。

园子里的石榴也打了花苞，胭脂一点，藏在油绿的叶间，像待
嫁女子的心事。韩愈说“五月榴花照眼明”，一个“照”字，写出了那
种夺目的红，是初夏最浓烈的笔触。

五月最寻常也最动人的，要数路边的月季。它们月月开，月
月谢，从春到秋，像大地上不熄的灯盏。杨万里说得好：“只道花
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这份持久的温柔，比刹那芳华更令
人感念。

花儿们次第开着，从蔷薇、芍药到石榴、月季，不争不抢，各自
守着时序。这便是中国人心里的自然——花开有序，万物有时。
没有一朵花会开错季节，就像没有
一滴墨会落在宣纸之外。

漫步小径，风送来阵阵花香，我
忽然明白了。五月的鲜花，是大地
的文章，是时间的诗篇，而我们，不
过是路过花前的行人，有幸在花香
里，读到了一点天地的心意。

五月的鲜花
□作家AI

梨花的清白

到江密峰小镇看梨花
我是带着唐朝宋朝的春雨来的
春雨参差
像一拨一拨回归的燕子

一百年的老梨树 有一百个春天
每临花期 都是婴儿般新鲜
看着看着
就飞出千朵万朵的白蝴蝶
梨花比白雪 总是多出一点春心

梨花不开 拿什么证明春天
安山村的梨花开了
一场盛大的花事 让人心潮澎湃
其实 我喜欢梨花
是喜欢她一世的清白

梨花下耕作

我的土地 已经温软
一副犁铧 翻开了整个春天
晨光斜斜地 在牛的脊背上闪亮
木栅栏围不住一角炊烟

柳在远处 摇曳在春水之上
如青衣的水袖
布谷鸟也在远处 说着民谚
一粒一粒的种子
是我们的母语 坚定而饱满

农人在山坡下耕作 这样的场景
仿佛是久远的古代
花影东渐
晚霞以一千种妩媚
在谷雨前后 向大地倾注爱恋

梨花十四行[二首]

□宋 虹

从前习惯用眼睛抚摸
一株株钻出大地襁褓的高粱、玉米
喜看在斗转星移中
茁壮成村里东跑西颠的半大小子
每有狂风暴雨袭来
目光变成无数根支架
极力撑起摇摇晃晃的稚气

后来，开始用心抚慰
那些成长中的阵痛
那些干枯、洼涝、倒伏
通通被焦虑、期盼、憧憬所沐浴
而后出落成挺拔的样貌
为此常常在睡梦中逸出
甜蜜的笑声

现在，我的身心已融为一体
无论面对白花花的汪洋
还是一片片饱满的金黄
再也不长吁短叹两眼放光
我以一介书生的姿态开启书本
将青纱帐描绘在历史的扉页
使其永不褪色

田垄间碰撞出的五彩缤纷

谁的笑声还没有落下
在村边的玉米地
我的目光一遍遍找寻
那些甜甜的、憨憨的、嫩嫩的、苍苍的
带着方言俚语闪着黑土地光芒的音质

当然还有哭声骂声熙攘声
田垄间碰撞出的五彩缤纷
在播种的季节有多昂扬
在收获的季节就有多热烈
我曾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
几位身着粗布裤褂的中年妇女
手握镢头，像握着一把钢枪
而“嗒嗒嗒”的子弹从嘴里喷出
射向各自的里短家长
这让我想起村头树上的喜鹊
三三两两欢蹦跳跃的场景
将抑制不住的心事尽情描述
墒情则在男人们的嘴里泡泡糖般
被兴高采烈地反复咀嚼
甜味已尽却不忍吐掉

“啪啪”鞭花被阳光绣上一层金色
“驾驾”亢奋的吆喝几度膨胀了体量
也没能盖过上风口的话匣子
却引得骡马间的问候愉快而爽朗

如今，离乡多年的我踏上故园
想在一片片饱胀的金黄中再次倾听
那些令人着迷的“嘁嘁喳喳”或热血偾张
却见一辆辆收割机晃动着臂膀
在我的惊异中掠走了丰收的喜悦
也拉上了我故作镇定的慌张

关于青纱帐的纪事[外一首]

□于柏秋


